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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卫济宝书》无论是审证制方，还是方药的剂型、用法、佐料等，都显得匠心独运，特色鲜明，比如剂型多用散剂，佐料

多种多样，用法更是集针法、灸法、手法等为一体。研究探讨其相关内容，对于挖掘外科治法理论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东轩居士；《卫济宝书》；方药特色

　　《卫济宝书》是在宋代东轩居士家藏的《痈疽方
论》基础上增订而成，共上下两卷，上卷列论，下卷载
方。全书详细论述了痈疽证治的病因、病机、治法、
方药等，且收集了众多治疗痈疽病证的有效方剂。
无论是临证遣方还是审证用药，都体现出早期外科
学的治疗特色。研究其内容，可起到溯本归源的
作用。

１　方剂的特色

１．１　审证制方
审证制方，随证选方是中医辨证之精髓所在，本

书在处方用药方面颇有心得。此举“正药指授散”、
“服食仙翁指授散”、“老翁神杖散”三方为例。三方
名异而实同，随证加减、用法不同而已，合则为一，试
剖析之。三方共用主药仙芝、梓寄生、夜明砂三味，
丝瓜或被视作辅料，但亦为必须之品。“正药指授
散”处方有仙芝、梓寄生、夜明砂。并谓“风毒盛极，
加……丝瓜半两，生者佳……不用醋调，只用汁调更
佳”［１］５７，四药齐备。“服食仙翁指授散”处方仙芝、
夜明砂、丝瓜，四者用其三。“老翁神杖散”处方梓寄
生、夜明砂，用法为“为细末……傅药如前，以醋调
之，丝瓜汁尤佳”［１］５７，实则四药亦用其三。如此，则
一源而三歧可明矣。至于可调之以醋，谓其可以变
通，不必拘泥于前。
诸方之间变化之由，当有以下两种：①随证加

减。以丝瓜为例，“正药指授散”本用醋调外敷，易丝
瓜汁调涂可增加疗效，以助治疗风毒盛极；“服食仙
翁指授散”中丝瓜用为内服，并以温酒调下，可治“病
在上者”；“老翁神杖散”内服只二味（梓寄生、夜明
砂），盖其证轻矣。但外敷则用“丝瓜汁尤佳”，仍为
协同增效。②来源有别。关于三方的来源本书在自

序中称“答问指授之文，传之不老山高老生……老翁
神杖散，乃深溪吴道士之方”［１］５１。可见，诸方当集
自不同医家之手，而或因医者用药习惯不同，或因方
中某几味药失载，或因后世传抄中漏写，结果造成三
方的大同小异，后世可审度用之。

１．２　散剂为主
《卫济宝书·卷下》所载的５０首方剂（包括“又

方”），皆属于外科处方中常见的基本剂型，且剂型种
类齐全，包括散剂、汤剂、膏剂、丸剂等。其中有散剂

３７种、汤剂２种、膏剂３种、丸剂４种（包括六化丹，
实即犀角丸），另外还有熏药１种，乳痈方、奶痈方、
软疖方各１种。总括之，以散剂居多，为本书所载方
药的主要剂型；剖析之，还可细分：①直接以“某某
散”命名的３２种，占绝大多数；②虽不以散名，但用
法中仍加工为散剂。具体有生肌药、乳痈的“又方”、
软疖的两个“又方”、治清丁等５种。
全篇使用如此多的散剂，究其原因至少有二：①

方便于外用。如白槟榔散末，用猪脂调而傅；苣霜叶
为末，用井花水调涂；麦冬捣烂为汁，调活血散末，并
“以鹅毛刷在瘭肿瘢上”［１］５８等。不管是“傅”、“涂”
还是“刷”，以散末状药物搭配液体佐药，显然是最好
的选择。②有利于疾病。或许这是《卫济宝书》多以
散为剂的根本原因，试从文中的几句论述来窥求作
者意图。如“正药指授散……杀毒定疮，即以为散，
用酽醋调之根傅”［１］５７，“内消丸……发急者只作散
子……薄荷酒调下”［１］６０。由此观之，用散剂既可杀
毒、疗疮，又可救急，至于治法都是以佐药调散末。
或如《外科精要·论医者更易良方》所言：“愚窃以为
方者，仿也，仿病因以立方”［２］，可资参考。此仅以举
例浅探其由，恕不深究，正确与否，留待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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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用药的特色

２．１　用法考究
内服类：内服剂型多为散末（细末或粗末），且不

入煎剂，直接以佐料调服或送服，如“金花散……上
为末，每服二钱，温酒调下，薄荷汤亦可［１］５９”。另
外，服法亦颇考究，可谓灵活多样。如乳痈方“捣烂，
酒浸服”；奶痈方嚼服，乳香酒下；逼毒散酒水各半
盏，煎服。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同为散剂内服，仍有
“酒浸服”、“嚼服”、“煎服”的细微差别。
外用类：《卫济宝书·卷上》虽详录“打针法”和

“骑竹马量灸法”，在文中按语中也多述“针法”与“灸
法”，但全书更详于方药基础上的外治。而这其中所
涉及的外用法又多在散剂的基础上加佐料而施治，
如傅、贴、涂、刷、洗、掺、熏，还有把药物“舂作饼掩
之”［１］６１等。具体在使用中又有一些不同，或一法单
用（如白槟榔散，“疮干即以腊月猪脂调药傅之，湿则
干掺”［１］６０），或多法联用（如桃红散，“为细末，用麻
油调和，再干之，洗疮拭后掺之”［１］６０）。
内外结合类：此类在本书的应用中也是特色鲜

明，略举数例说明。如治疗乳痈的栝蒌散，其用法为
内服散末，温酒调下；外用拔罐法（火烧纸片于瓶中，
瓶口掩乳，其乳吸在瓶中）；再配合药洗法。再如导
经散子（亦治乳痈），用法为：内则温酒调散末；外则
配以手法（急以手揉乳），且傅以水调天南星末。又
如治清丁方（治软疖），用法为内则水调药末，外则先
以“针刺丁出水”［１］６１，后用“桑柴灰汁洗之”［１］６１，立效。
从此可以看出，此类方药用法不仅内外结合丝

丝入扣，且其治法从吸乳拔罐法，到揉乳手法，再到
刺丁针法，可谓变化多端，层出不穷。可见，本书已
经较为重视内治和外治相结合，只是还没有明确提
出，也尚未上升至理论的高度，但相对于后世仍不失
为凿空之举。

２．２　佐药丰富
本书的又一大特色是，被用于辅佐散剂发挥疗

效的佐药多种多样，大致分为三类：①日常生活必需
品：如酒醋、清油、麻油、猪脂、井花水、鸡子白、丝瓜
汁、桑柴灰汁等；②药物与酒的结合物（药酒）：如乳
香酒、栝蒌酒、薄荷酒、麝香酒等；③中药煎汤：如木
通汤、薄荷汤、糯米汤、姜汤等，此外还有“生姜、葱
白、枣、薄荷”等药之间的相互组合煎汤。
值得关注的是，全书有超过２０首的方剂使用酒

做辅药，或浸泡（如乳痈方）、或调服（如解关散）、或
以药酒调下（如大车螯散）。虽然种类繁多，但却功

效各异。众所周知，酒素称“百药之长”，其性温味辛
甘，功可温通血脉、宣散药力等。所以可在辨证用药
的基础上，借助酒的温通宣散之功以助药效，使其内
可通于五脏六腑，外可到达疮肿患处。为了进一步
加强这一功用，书中又特别使用了温酒。至于以药
酒助药，更是相得益彰。而部分方剂以中药煎汤代
酒，一方面是为了适应不能饮酒的患者，另一方面也
是具体辨证的要求，不可方方用酒。

３　“十奇散”的启发
《卫济宝书·卷下》录一药方，名为“十奇散”。

观“此药无情，全不类治痈疽者”［１］５８，但“不拘老幼、
已溃、未溃、服一二服立效”［１］５８，盖由“古圣神工所
制，殆不可测”，故曰“奇”［１］５８；又全方载药十味，用
法以温酒调服散末，本方由此得名。在本方的药物
组成上东轩居士颇有疑虑，本来痈疽之治从表面看
来宜温通、宜活血、宜透脓、宜去腐，却不宜补，尤不
宜骤补；本得之于不通，补则更堵。但本方不仅用为
补，且药量少则半两多则一两，甚为峻补，岂不误治？
痈疽之证总由荣卫相加、蕴积化热而来，其“如山源
之水，一夕暴涨，非决其要会，支之大渠，使杀其势，
则潢潦为灾。猛烈之疾，以猛烈之药，此所谓以毒攻
毒也”［１］５４。治当“成者泄之，盛者疾之，攻内后外，
三日成攻”［１］５２，并提出“犀角、大黄攻治无畏”［１］５４。
很明显东轩居士主张以强制强，除暴安良。而本方
虽用峻补，形同姑息养奸，却又疗效确切。本方内
服，且用药主以补益，不备任何外治辅佐，此为完整
意义上的内治，虽然书中已现内外结合的萌芽，但终
归在认识上还不够深刻。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主攻
之法并不能适合所有证候，新的治疗理论亟待提出。
“十奇散”所针对的病证，已经代表着一种新的理论
的运用，亦即后世提出的内补法。
以上几点虽从不同侧面探讨《卫济宝书》的方药

特色，但尚不完善。其他如部分方药功效超越是方
是证而为旁涉他证（如猪蹄汤）、外科治法的三大总
则（消、托、补法）已在本书中初见雏形等，都值得深
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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